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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的“悄无声息”，成为一个由头，使曾成杰身负的非法集资诈骗案重

新回到公众视野。在司法公正被不断提及的今天，公众对于这桩已经众所周知的死刑

案，已经从人文关怀的讨论层面，上升到了对案件中诸多疑点的讨论。

记者｜王若翰

最后一面

据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曾成杰，是在今年5月27日，因为找到了自

认为对曾成杰比较有利的新证据，王少光一边与最高法院负责此案的康瑛法官联系，一

边来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曾成杰。

看守所里的曾成杰，似乎已经对自己的案子不抱希望。王少光说，在他辗转拿到当年湘

西地方政府在曾成杰非法集资诈骗案尚未正式立案，就将三馆公司贱价变卖的一份内部

资产评估表格时，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有希望。但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曾成杰却说出了一句

令他意想不到的话：“王律师，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不行了，后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在操

控，即便你能为我争取到死缓，他们也要弄死我。”

至于所谓的“他们”究竟是谁，强大的幕后黑手来自何方，曾成杰并没有指明，但律师

也透露，确实有湘西政府领导曾在内部会议中说过：“不判曾成杰死刑，湘西打击非法

集资就没有成功”这样的话。

“见了他之后，我心里也很沉重。由于之前刚刚闹出了他在看守所中打警察的事情，那

天见到他时，看到在他身上原本的手铐脚镣中间，还加了一段只有50厘米长的铁链，

让他连腰都直不起来。”王少光说，自己也曾问过曾成杰，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还闹

事打人，曾成杰告诉他，当时那个警察有意激怒他，他们随后发生了争执，但他没动

手。后来看守所方要他针对此次“恶性事件”写检查，必须承认打人了，一开始曾成杰

死活不干，还因此被看守所上了大铐（一种刑罚，将人四肢吊起，身体悬空），不堪重

刑折磨，曾成杰最终写下了书面检查，承认殴打警察一事属实。



“曾成杰后来告诉我，说他可能中了圈套。管教干部拿到他的检查后，说了这样一段

话：信不信，这就是给你执行死刑的凭证，凭这个我们就能弄死你。以前也有人像你一

样，死刑很快就核准执行了。”一声叹息之后，王少光表示，作为一名律师，自己知道

什么事情都要讲证据，无奈现在这些事情都已死无对证。

风光厚葬

7月17日，在曾成杰被执行死刑5天后，新邵县平静的小村子里响起了震天的炮仗声

音，弥漫在空气里的硫黄味连同现代交响乐队的吹打声一起，沿着曾成杰生前为村里修

建的直通镇里的“成杰路”飘散到很远。同一般的死刑犯不同，在领回了父亲的骨灰

后，曾氏兄妹在大伯的经济支援下，请来了四里八乡的远亲近邻，及各路媒体，为父亲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山路上通往曾成杰旧宅的每一处转角，均在显著处竖起了一块标有“曾成杰故居”的木

牌，曾成杰的女儿曾珊告诉记者，这是怕有些来参加葬礼的人找不到。村口，一座巨大

的红色充气拱门赫然眼前，脚下通往旧宅的路也被铺上了红地毯，使记者有一瞬间的错

觉，以为这里是在办一场某酒店的开业仪式。再定睛一看，大红拱门上贴着几个黑白大

字：“沉痛悼念曾公维亮遇害早逝”，王少光告诉《新民周刊》，曾维亮是曾成杰族谱

中的名字。除此之外，一些为曾成杰喊冤的条幅，在路上拉得比比皆是，如：“资产大

于债务，被判死刑，怪哉！”曾家小院的院墙上，叠满了花圈。

不出记者所料，葬礼中的悼念环节，俨然已经变成了替曾成杰翻案的誓师大会。先有家

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曾成杰一生慷慨仗义的为人高度赞扬，又有曾成杰的律师王少

光上前发言，陈诉了曾案中一些他看来存在问题的细节，最后曾成杰的儿子曾贤当众表

示，要继续追查真相，为父昭雪。王少光后来告诉记者，曾成杰为人耿直讲义气，以前

做企业家的时候，先为村里修了路，又建了希望小学，乡里乡亲谁家有困难也经常慷慨

相助，因此，虽然除自己之外，今天葬礼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曾案原委，但他们

还是对曾成杰被冤死一事坚信不移。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曾成杰

被执行死刑没有事先告知家属，实在有些蹊跷，也让人们在主观上更倾向于相信曾案另

有隐情。

层层疑团

在王少光看来，曾成杰案中最大质疑点，莫过于对其资产、债务的核算。王少光指出：

在曾成杰任总裁期间，三馆集团融资本金7.1亿元（融资本金8.2亿元扣除1.1亿元客户

奖励），而三馆集团仅直接投资成本就达7.7亿元（不包括房屋销售、租赁、管理费、

税收和1.1亿元的客户奖励等等），大于融资本金0.6亿元。湖南高院二审判决不管融资

款的实际用途，将融资本金全额的8.2亿元都认定为集资诈骗。而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司



法解释，用于合法经营的部分不属于诈骗。这是王少光在曾成杰二审被维持原判死刑

后，找到的最重要证据。而在该案二审判决后，曾珊也在微博中提出：当地政府违反法

定程序将三馆公司当时（经资产评估和清产核资）价值23.8亿元（现在价值超过40亿

元）的资产，低价变卖给自己的独资公司，并以其低价变卖的结果认定三馆公司资不抵

债。

另外，在王少光向记者出示的二审判决书91页扫描件中，记者看到，专案组的《答复

函》中写道：三馆未归还的本金为12.5亿元。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9.4亿元和客户奖励

1.1亿元后，实际仅为2.02亿元。王少光表示：“对于三馆当时23.8亿元的资产来讲，

仅仅为十分之一。这充分证明，当时的三馆公司，对其集资的债务，不仅具有归还能

力，而且还处于盈利状态。这样的企业被当地政府抢占，并判处企业总裁死刑，说明了

什么？”

依旧是在专案组《答复函》中，记者看到，三馆公司未归还本金的实际数额为12.5亿

元，这与之前司法机关会计鉴定的数额17.7亿元，有着5.18亿元的巨大差距。“为什么

最高法的最终判决无视了这5.18亿元的误差？”王少光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回答自

己的。

根据《刑法》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的，才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湖南高院在判决曾案时，认为的特别重大损失：一

是6.2亿元的经济损失，二是堵铁路、围堵州政府这两个群体事件，三是吴安英自焚事

件。

王少光告诉记者，三馆公司的未归还融资本金只有2.02亿元，三馆资产23.8亿元（现值

超过40亿元），怎么可能给融资群众造成经济损失？6.2亿这个数字只是对三馆借贷总

和的统计，并未减去已经归还的部分。至于吉首群众堵铁路事件，始作俑者是另一家叫

做福大公司的融资公司与融资群众冲突引起的，根本不关曾成杰三馆公司的事。而关于

围堵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政府的事情，就更是与曾成杰不搭边了，那是当时的州长的汽

车，将一个在政府门前的老妇拖行了200米所触发的。

“在吉首，这是两个众所周知的公众事件，二审判决却强加在三馆公司头上。对于吴安

英自焚一事，后来吴安英在笔录上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自焚是对地方政府不满，并非因

为三馆公司。吴安英当时在三馆公司的融资，除去她已经得到的利息后，没拿到手的只

有8800元，而在其他公司，她未拿到手的融资款高达12万元。如果真的是因为拿不到

钱而自焚，这笔账也算不到三馆头上，可二审判决却也认定三馆公司造成了吴安英的自

焚。”连律师王少光也想不明白，湘西地区那么多人在搞集资，比曾成杰搞得早、借得

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只判了曾成杰一人死刑。

根据王少光提供的联系人电话，记者了解到，曾成杰葬礼当天，一些曾经参与了三馆公

司集资的吉首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了一支悼念曾成杰的队伍，希望来到新邵县参加葬

礼，但在吉首汽车站被当地政府拦截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首群众告诉记者，大多

数参与三馆集资的人，还是很怀念曾成杰时代。2008年以前，吉首很多企业都在集



资，因为三馆公司的经营项目最好，回报最及时，他们才选择了三馆。现在，三馆被变

卖，曾成杰已死，他们的本金接手单位只按照50%归还，更不用说利息。

资本原罪

有人说，曾成杰的悲剧，正是当下许多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从借着政府各种政策的“东

风”、“西风”辛勤创业，到一朝突然跌入谷底，如过山车一样的命运背后，是一只看

不见的翻云覆雨手。

以出生于1958年的曾成杰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开始做小包工头的他在当时政

策和政府的鼓励下，尝到了政策的甜头。1996至1997年间，与开发较为完善的邵阳相

比，曾成杰将自己的事业转到了更为落后有待开发的吉首，其想法类似于今天提出的

“蓝海战略”。

凭着自己仗义的性格，曾成杰在当地建立起了部分人脉，从开始做一些小建筑发展到后

来承包了军分区武装部的改建项目。而当时的三馆项目旧址，离军分区武装部只有一墙

之隔，曾成杰就是在那时萌生了拿下三馆地区开发权的想法。这一想法最终在2003

年，当地政府决定将三馆地区改建成商业城区，建设商业店铺时得偿所愿。

按照曾成杰交给政府的计划案，三馆工程共分3期完成，一期开发8万平方米的商业地

产，2期16万平方米，三期可能涉及将原有的军分区搬迁，在军分区原址上再建。截止

到2008年10月，曾成杰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被捕时，三馆工程一期已经竣工开售，二

期的商用楼已建到第四层。当然，这些工程款项有一部分来自其在吉首当地的民间集

资，非法集资诈骗的罪名正是祸起于此。

非法集资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所谓非

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

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王少光告诉

《新民周刊》，批准集资的权力在银监会，但事实上，银监会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民间

的集资行为。也就是说，在湘西地区从1998年到2008年长达十年间由地方政府大力支

持的公开、大规模的民间融资行为，严格来讲从来都是不合法的。

“之所以这种不合法的行为会在湘西政府的鼓励下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于湘西偏远的地

理位置，落后的经济条件所导致。改革开放以后，湘西被确定为少数民族改革实验区，

然而改革是需要资金的，贫弱的地方财政无力支持改革的各个项目建设，企业只能求助

于银行贷款，但各家银行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湘西国有、集体企业破

产给各家银行造成了大量的呆账、死账）对其采取了严格的贷款限制措施。在这种无钱

可贷的窘境下，州市二级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民间融资的政策。”王少光告诉记

者，2008年3月后，湘西政府由于领导换届，对民间融资的态度也开始有了180度大转

弯，从“爱得要死”转为“恨得要命”，从而引爆了民间融资风暴。



2008年3月23日，何泽中上任州委书记。此前四个月，他从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

任州委副书记，专门对湘西州的民间集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何泽中上任州委书记

后，延续了近十年的“提倡民间融资”，一夜之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与政府计划草案报告

中悄然消失。

“2008年6月，州委、州政府在党政机关内部下发严禁公务员参与融资的文件，这被公

务员们视为最后通牒和真正整治高息集资的信号，参与集资的公务员纷纷想各种办法撤

离资金。”王少光告诉记者，受到公务员撤资的影响，很多群众也开始要求撤出资金，

不到半个月内，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资企业被取走资金至少达10亿元，

大多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就算是国有银行，遇到这种短时间内储户大规模提出存款

的情况也受不了，何况是这些民营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

于是上演了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20多名企业老板，被湖南省工作组叫

去开会随后被扣押的一幕。”

在王少光看来，湘西政府当时对民间融资的突击打压，实际上就是在排挤政治异己，很

多企业家被扣押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放了出来，但曾成杰被认为是和前州长关系甚密，

因此他的事情一直没解决。“说到底，一直到现在，包括吉首在内的湘西广大地区，还

在搞民间集资。前段时间我接到吉首群众举报，说曾成杰的三馆公司被政府变卖后，新

接手的领导也在继续集资。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谁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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